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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宇，亦作及雨、季玉，1881 年 2
月出生于湖南省张家界永定区 （原大庸
市） 枫香岗街道泗坪村清末名门望族李氏
教师家。他自小随父读私塾，在父亲教诲
下，性格正直、豪爽。李吉宇生于斯，长
于斯，从小就在玉皇洞一带摸爬滚打，练
就了一身好本领。他自幼熟知同族先祖李
京开修建玉皇洞石窟的故事，受其影响不
满黑暗社会，弃文习武，在烟灯坡以开屠
行为业。重义轻财，广交湘西绿林，故友
甚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三
军游击司令，红二军团参谋处长，红六师
十七团团长等。长征路上，贺龙任命他为
红二军团没收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受
贺龙重托，担任敌后抗日根据地洪涛货币
印刷厂第一任厂长。从刀光剑影的斗争战
场，到隐蔽的组建人民银行的货币印刷战
场，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

民国初年，以打富济贫、抑强扶弱为
宗旨的“哥老会”在大庸发展组织。李吉
宇遂邀来一批穷兄难友，歃血结盟入会。
李吉宇才学出众，武术超群，被推为“哥
老会”龙头大哥。当时会员良莠不齐，李
吉宇始终坚持不准胡来，鼓励伸张正义，
志在组织势力。在大庸一带，“哥老会”
颇得民心。1914年，李吉宇任大庸县西庸
乡挨户团分局副局长，负责清匪缉盗，维
护地方治安。以此身份，趁赴教字垭、漩
水、三家馆一带剿匪机会，收编当地吴佩
卿、田子云、庹拉统三股游杂武装，编为
三个营并自任团长。从此，拥有一支数量
可观的武装力量。

不久，袁世凯公然称帝，这种倒行逆
施，激起全国民众愤慨，神州大地怒涛汹
涌澎湃。1915 年 9 月，张家界永定区 （原
大庸） 木讷里人罗剑仇在上海加入程潜领
导的以反袁护国为宗旨的“民义社”，带
着联络同志、发动起义的任务回到张家界
永定区 （原大庸），与李吉宇联系。李吉
宇了解到这一组织的性质后，毫不犹豫加
入“民义社”。

1915 年 12 月，蔡锷在南疆挺身而出，
举起反袁护国大旗，各地顿时响应。1916
年春，罗剑仇亦组织湘西护国军左翼司令
部，通电讨袁，响应蔡锷起义。李吉宇立
即找团防局局长商量全力支持罗剑仇事
宜。不料团防局长阴险狡诈，投靠北洋军
阀，向拥袁县政府密告李吉宇通匪。李吉
宇当机立断，毅然率部参加湘西护国军左
翼独立军，被罗剑仇任命为营长。其时，
贺龙在独立军任营长，两人会于军中，交
往甚密，意气相投，结拜为兄弟。3 月下
旬，李吉宇和贺龙各率本营，一同参与大
庸岩板溪伏击北洋军阀战役，随后又一同
围攻永顺、大庸县城，打击两县拥袁公署
和常澧镇守使统领的反动军队。战斗中，
李吉宇和贺龙配合默契，策应主动，战功
卓著。1916 年 6 月，袁世凯暴病而死，帝
制告终，谭延闿遣散了驻守桃源的护国
军。李吉宇收集旧部回乡组成劫富济贫的
农民武装。

在战斗硝烟里，李吉宇转移到龙山、
花垣与贵州交界地带劫富济贫。1924 年，
建国联军川军第二军军长汤子模驻防贵州
铜仁，李吉宇供职汤部，后任第一师第八
团团长。1925年，任川军北伐先遣军司令
等职。这时，贺龙在澧州任镇守使。孙中
山逝世后，李吉宇被贺龙委任为大庸县县
长。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贺龙
受任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李吉宇重返贺龙
部任营长，并先后参加攻克宜昌等重要战
斗。部队攻入武汉后，他受贺龙之命回大
庸组织地方武装。1927 年 8 月 1 日，贺龙
在南昌起义中担任总指挥，打响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消息传到大庸，李
吉宇与覃辅臣随即举兵攻打西教乡乡公
所，策应南昌起义。不久，部队受挫，李
吉宇不幸被湘西巡防军驻大庸旅逮捕入
狱。经大庸和慈利两县知名人士多方营
救，获保释出狱。出狱后李吉宇流落到汉
口，在老圃剧院做杂工。1931 年 9 月，打
听到贺龙已在洪湖建立革命根据地，他赶
忙奔赴洪湖，找到贺龙，被任命为红三军
游击司令。

李吉宇在湘鄂西有群众基础，这一带
游杂武装头目多是昔日“哥老会”成员，
一见“龙头大哥”当上红军游击司令，纷
纷归服，红军队伍不断壮大。1933 年初，
李吉宇随贺龙到张家界市永定区 （原大
庸），发展游击队员数十名。当时住三家
馆乡黄土村，村民告诉他，附近有土匪常
到村里抢粮食和耕牛。考虑到土匪中也有
很多是因贫困被逼上梁山，便在三尺长布
上，写下“只准吃饭，不准抢东西——李
吉宇书”，挂到土匪经常出没的山谷前大
树上。土匪自此不再来黄土村骚扰，有一
部分土匪，还归顺了李吉宇的游击队。李
吉宇以大庸游击队队长身份收编湘西各县
游杂武装，让“哥老会”成员四处活动收
编游杂武装，共收编游杂武装数 10支 2000
多人，后编为 12 个大队，有力壮大了红
二、六军团武装力量。这些红军游击队
员，在李吉宇的带领下，以玉皇洞为军
营，深入开展革命军事武装斗争。

为打乱敌军部署，李吉宇率领游击队
员孤军直入桃源，突然袭击陬溪 （今陬
市） 警察所。适值新驻常德的国民党独立

三十四旅旅长罗启疆因事到桃源，至陬溪
听到枪声，以为红军主力袭来，掉转头回
常德向省府告急。1934年 11月，红军攻占
大庸，李吉宇任红二军团参谋处长，负责
收编湘鄂各县自发农民武装。不久将收编
的农民武装合编为大庸游击支队，任支队
长，袁任远任政委。1935年初，国民党四
十三军四十三师郭汝栋部占领慈利，进兵
溪口，驻扎在棉花山。李吉宇率游击队员
奉命进击。面对强敌，队员们舍生忘死，
杀声震天，重创守敌，游击队伤亡过半。
此后，游击支队改编为红六师十七团，李
吉宇任团长。红十七团官兵驻扎在李吉宇
家乡枫香岗乡丁家溶玉皇洞，任弼时、贺
龙、关向应指挥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
红军长征，把敌人背了过来。

1935 年 11 月 19 日，红二、六军团从
桑植出发长征，开始艰苦而漫长的革命行
程。54岁的李吉宇体弱多病，贺龙为照顾
他身体，任命他为红二军团没收部部长。
长征途中，遍布艰难险阻，攀从悬崖上硬
凿出来的栈道，翻横亘百里高入云端的雪
山，走泥沼遍地人迹罕至的草地，严酷的
战争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考验着每一
名同志，年过半百的李吉宇，面临的困难
更多，但他以顽强意志和青年战士一起克
服重重困难，胜利到达陕北。

1937 年 8 月，红二方面军整编为八路
军一二〇师，李吉宇被安排在该师三五九
旅供给部工作，随军转战于山西兴县、岢
岚、神池、五寨一带，经常深入群众，筹
集粮食、食盐和药品，保障部队需求。
1940年，日伪合流，对八路军及其开辟的
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当时一二〇师
师部驻在山西兴县蔡家崖，师供给部财务
处储备了一批黄金、银洋，不便流通。为
粉碎敌人经济封锁，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
署成立洪涛印刷厂，专门印刷纸币，李吉
宇任厂长。全厂配备一个警卫连，设六台
印刷机，有工人 100 多名。八路军 120 师
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经常到工厂看望李
吉宇，尊称他为“李司令”“李胡子”。日
军经常“扫荡”。1940年 5月，在频繁的边
战斗、边生产和反“扫荡”中，李吉宇将
印刷厂迁过黄河，设在陕西省神木县路家
南坬村继续生产。根据地生活困难，缺少
大米油盐，便用黑豆和野菜充饥。李吉宇
和战士同甘共苦，冬天一件旧羊皮袄白天
当大衣夜里当被子，工厂没宿舍就住群众
窑洞。印刷纸币所需的纸张、油墨等都靠
地下工作者穿过封锁线从敌占区运来。李
吉宇为此日夜筹谋，紧急时亲自化装购
买，劳累不堪。在恶劣环境下，他团结全
体战士和工人，始终保持正常生产，保障
纸币流通。李吉宇还经常利用工余时间，
帮群众整修房屋和道路，军民关系十分融
洽。长期艰苦卓绝的工作，李吉宇积劳成
疾。1941 年 2 月的一天，他突然接到大庸

（今永定） 老家传来噩耗，儿子李次军等
同志被敌人杀害，从此更是卧病不起，2
月便含恨去世，终年 61岁。

李吉宇病逝后，贺龙在他的追悼会上
沉痛地说：“李司令，你安息吧。你未竟
的革命事业，我们一定会完成。抗战一定
会胜利的。人民不会忘记你的。”

当地村民含泪：“李厂长是个好人，
是个好司令。我们每年清明节都要为他扫
墓。”

李吉宇的遗体安葬于路家南坬村的山
梁上。该村村民每年清明扫墓，从未间
断。

1940 年 5 月，西北农民银行创建 （该
银行系中国人民银行前身），同期组建洪
涛印刷厂。洪涛印刷厂第一任厂长李吉
宇，实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印制的创始人
之一。洪涛印刷厂 1942 年 4 月迁至贾家沟
村，1945 年 9 月迁回兴县杨家坡村，1948
年 1 月西北农民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合
并，西北农民币成为解放区统一货币。
1949年春洪涛印刷厂分两批渡过黄河，奉
命随军西迁至西安市，发展成为西北印刷
厂。

至今，洪涛印刷厂在路家南坬村的厂
部、印币部、伙房、职工住宿、警卫排哨
所等旧址已成为文物保护单位，是红色文
化教育基地。

2019 年 1 月 19 日中午 12 时 50 分，李
吉宇的骨灰，由他曾孙李志升、李四兵从
陕西省神木市贺家川镇路家南坬村启程运
回原籍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枫香岗街道
宋家岗村。临走时，路家南坬村全体村干
部、村民吊唁送行。1 月 23 日 10 时 18 分，
骨灰安放仪式在湖南省张家界市烈士陵园
举行，神木市民政局，贺家川镇党委、镇
人民政府，路家南坬村党支部、村民委员
会敬献花篮。

李吉宇一家都支持革命。他和妻子陈
氏共养育了 2个儿子、3个女儿。有 6个孙
子、2 个孙女。现有曾孙 18 人。大儿子李
次军生于 1900 年，是大庸县游击支队战
士，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1988
年被湖南省政府定为革命烈士。次子李次
贞生于 1908 年，红二军团战士，1934 年
10月在大庸县国民党牢房牺牲，1988年被
湖南省政府定为革命烈士。

李吉宇
——从红三军游击司令到八路军120师洪涛印刷厂长

□ 赵宗山

斜阳“斜”，本就是一幅上好的画作。
我偏爱“斜”，雨丝落起来的时候，顺着人家

的屋瓦斜织着，如纱似雾，若梦若幻，就连朱自清
也喜欢这样的景致，“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
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
烟。”多么美，有油画的绵密与质感；一绺山风拐
过山崖，迎面斜斜地拂过来，擦着你的额头，钻进
你的衣衫，夏日的热浪随风而去，这“斜”，“斜”
出了一份清凉，“斜”出了一份惬意与迷恋；一只
翻飞的鸟雀，背驮着暮色，从村庄的上空箭一般斜
插而过，到对岸的山崖上，除了背脊上驮负着的
黑，身后还跟着成片的灰，这种斜插而过的急促，
总让我想到巢穴里的幼雏，想到归家的急切，于
是，一只鸟雀归家的画面就像一页窄窄的印签，烙
印在我的念想里；当然，还有“斜风细雨不须
归”，还有“远上寒山石径斜”，“斜阳外，寒鸦万
点，流水绕孤村。”这样的“斜”，是入得画的，唯
美的意境，仿若一味好茶，口舌生香，让人在品咂
之余心生无限爱惜。高雅，娴雅，有几分古意。

办公桌临窗，晨间大把的阳光斜斜地落在桌面
上，随手翻开一本书，杯盏里的清茶氤氲着茶香，
悠然，寂然。翻动书页，阳光就落在字里行间，文
字因了阳光而散发出清冽馨香。阳光的味道，文字
的味道，相互交融着，走进文字中的阳光有了诗
意，从阳光中逸散出来的文字，有了生动的情节。
就这样，一个人安静地面对文字和阳光，有时候甚
至分不清是文字走进了浓郁馨香的阳光里，还是阳
光钻进了诗歌的字里行间，整个人沉浸在清冽的馨

香里。时光沉淀在心底，就像馨香逸散的茶底，安
静地落在杯盏之中。

这时候，阳光斜斜，是一段往事的结尾，也是
一个新故事的开头，从灵魂深处画上句号抑或打
开，就像挂在白瓷盏内壁上隔夜的茶珠一样。

若是在晴日，独坐山巅，安享斜晖，亦是一份
悠然自得的宁谧景致。

山是后山，抑或合围村庄依山傍水的山，就这
样，什么也不去多想，安静地坐下来，身边的草木
少了平日里的葳蕤气息，在历经了风霜之后，茎秆
变得硬朗。悄然俯身，用手指轻触草茎，冬日的草
木多了一份脆烈的干爽劲。风窸窸窣窣地钻进草茎
深处，有几分凉意，有几分迷离。斜晖的晕光向着
西山的方向缓慢移动着。这时候，我不禁想到陶潜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诗人也该是
在这样的时候，背负一身殷红的斜晖，于东篱之
下，田园之中，亲手采撷菊花，偶有鸟声滴落下
来，落进脖颈里，落在菊瓣上，落在丛草间，一切
都是相得益彰，一切都是恰到好处。诗人起身的瞬
间，抖落背脊上的斜晖，那是时光的尘埃落在一个
心无挂碍的人身上，那是云烟一般的往事从心胸间
抖搂出来，生命的背影高过了南山，高过了荡漾而
过的山风。

这样想着的时候，斜晖将最后一抹嫣红留在了
远山之巅，大地静若油画。村巷的大门已然打开，
牛羊归圈，次第点亮庭院深处的灯火。而暮色，就
跟在身后。跟在身后的暮色落在了屋檐之下。

夜，仿若一杯浓酽的香茗，满室馨香。

斜阳照
□ 任随平

世间的声音，清者自清。倪文节曾细细数来：
松涛声、涧水声、山鸟声、草虫声、白鹤声、古琴
声、棋子落盘声、雨滴石阶声、雪洒纸窗声、煎茶
咕嘟声——这些已是天地间至清之声了。可他最后
说，都比不上读书声。

细细想来，琴棋书画，游山玩水，向来被人们
视为风雅至极的事。可若与读书相比，竟还逊了一
筹。难怪黄山谷要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
味，面目可憎。”原来读书不仅能变化气质，还能
养人精神，这大约是别的雅事比不上的。

读书最大的好处，是能让人暂时离开眼前的现
实，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心
灵相通的友人，可以感知情感的共鸣，可以望见天
地之辽阔，给自己的生命注入新鲜的活水。

南宋末年，浙江有一位寒士叫许棐，爱书成
癖。他在屋舍四周种满梅花，自号“梅屋”。屋里
悬挂着苏东坡、白乐天的画像，心中敬慕这两位旷
达风流的先贤。家中虽贫寒，他却以读书为豪。他
在 《梅屋书目》 的自序中写道：“我穷，却喜欢
书。以前积了千余卷，现在翻倍了，还不满足。书
肆有新刊，我知道了一定去买；别人家有奇书，我
见了必定抄录，所以满屋都是书。”有人问他：“嗜
书和贪财，都算一个‘贪’字。读书充饥，不如吃
饭饱腹；贪书劳神，不如贪财安逸。人生不过百
年，何苦这样折腾自己？”他回答：“自古不义而富
贵的人，书里都写着呢，他们最后怎样了？我年轻
时安于贫，壮年时乐于贫，到老了便忘了贫。别人
不因我穷而看不起我，鬼神不因我穷而嘲笑我，这
都是书的赐予。百年人生，有这样的乐趣，还不够
吗？”

这才是真正得了读书之趣的人。在“贪书”与
“贪钱”之间，他舍钱财而取书卷；在物质贫乏与
精神贫乏之间，他宁守清贫，也要精神的富足。正

因读书，他有了丰盈的知识和高远的情趣，世俗之
人不轻看他，阴间鬼神不讥笑他。这种满足，哪里
是丰衣足食所能比拟的呢？

读书之乐，不仅在独享，还在以书会友。陶渊
明把身心放在读书弹琴上，固然高雅；刘禹锡“谈
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也是一种风雅。苏轼说
得更直白：“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不读书的人，
连谈天都让人生厌，显得浅薄虚浮。

最让人心向往之的，还是李清照和赵明诚的故
事。每天饭后，夫妻俩在书房里烹茶小坐，指着满
屋的书卷，说出某件事在哪本书哪一卷哪一页哪一
行，以此赌胜负，胜者先饮。李清照记性好，常常
赢。可赢了便开怀大笑，满杯的茶洒了一身，反而
喝不成了。这样的夫妻情趣，这样的风雅，也是从
读书开始的。

读书是风雅的事，但读书本身不是为了装点风
雅。只有当读书成为生命的需要时，它才是真正的
乐事。不爱读书的人，读书是苦役；只为功名而读
的人，也无法从中获得潇洒与怡情。只有真正好书
乐书的人，不让他读书，才是最大的禁锢。

陆游自称“书虫”。到了晚年，一年四季天天
与书为伴。他说：“愁极不成寐，起开窗下书。似
囚逢纵释，如痒得爬梳。”不读书时浑身不自在，
半夜也要起来读。一读书，就像囚徒获得释放，精
神顿时舒展。他又说：“人生各有好，吾癖正如
此。茆屋三四间，充栋贮经史。”对他来说，满屋
经史，便是最美的享受。他还说，读书是为了“畅
适性灵”，不必非要读完一整卷。没有丝毫勉强，
这才是文人求知的雅兴与聪明——借读书脱俗，从
功名利禄的纠缠中暂时挣脱，驰骋想象，神游古
今，在书卷的雅趣中找到人生的另一种寄托，最终
获得人格理想与内在精神的平衡。

这，或许就是读书最深的风雅了。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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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风吹过，草木低下头
远处，一些事物摇晃
盛大的古堡，举起夕阳
从一幅画面里走出来
繁华落幕，大地一片寂静
尘世间，蚂蚁躬身前行
一些事物，默不作声
伸手触摸夜色，风声里
有着零星的雨点落下
打湿情话，以及墙头草
窗外，不知名的蜜蜂
聚集在一起，互相簇拥
人间但凡美好的事物
都有着一个动听的名字
和乳名一样，被人呼唤

高粱地

绿色笼罩。大片的高粱地
一群麻雀占据着制高点
随风摇摆，笔直的脊梁上
绿色的外衣招人耳目
露珠，如同灯盏高挂枝头
排列有序，个个精神抖擞
一亩高粱地，伫立成
受阅部队的将士一般威武
成熟的果实，颗粒饱满
金黄成祖国的色彩和姿势
从一株高粱里，取出火
燃烧成一种力量的源泉来
这喂养心脏的口粮里
有着母亲的汗水和辛劳
让每一粒高粱，贯穿肠胃

山间的风

轻柔的风，拂过故土的山梁
草木侧过身，遥望山间
庄稼滋长，麦穗抬起头来
就是一场风，吹开了乡村
万物复苏的美好憧憬和愿望
风是一团火焰，肆意燃烧
让土壤干渴，让绿色变金黄
乡间，有一场风就有一场雨
卷起尘土，以及远处的云
将一年的收成，目送到粮仓
山野寂静，唯有风声在响彻
让一缕炊烟弯下了腰身
枝条摇曳，芽苗探出脑袋
一缕风，穿透故乡的原风景
让一个远离故土的游子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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